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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研究

华人移民在美国加州的农业生产及其与
当地环境的双向形塑( 1860—1920)

刘晓卉，Christof Mauch

［摘 要］作为加州一个重要的少数族裔，华人在加州早期开发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

用。除了在采矿和铁路建造等行业，华人在农业生产方面也贡献突出，而以往研究并未

对这一领域予以足够重视。华人的农业生产不但推动了加州农业经济的发展，还在一定

程度上对加州的土地景观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华人移民的农业生产依赖于当地的自

然和社会环境，同时也对当地自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与当地环境产生双向形塑。他

们将中国传统的农业智慧、农业技术以及农作物带到美国，促进了两国在农业方面的交

流。探索华人移民在加州的农业生产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华人经历及其在美国西部

开发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能够为我们观察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经济体系的碰撞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早期在美华人的角色不仅是劳工和谋生者，也是中国农耕文化和传统的

传播者和实践者，华人的农业生产是中美共有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美关系史上一

节重要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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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早的大批华人移民在 19 世纪中叶出现在加州，他们受淘金热的诱惑，大多数以劳工身
份来到美国，除了参与挖掘金矿，他们还修筑铁路，从事农业、制造业、商业等多种行业的工作，
不仅推动了加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塑造了加州的自然环境和土地景观。
其中，他们的农业活动不但对加州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对自然景观起到了塑造作用。华人在
加州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一系列文化、自然和社会等要素的制约。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
耕文明的国度，积累了大量的农耕知识和技术，移民不可避免地将祖先的农耕经验和知识带到美
国，他们的农业生产实践深受中国传统的农耕思想和生态价值观影响，华人移民农耕行为留有中
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烙印。其次，加州的自然条件对华人的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加州广袤的
荒野和多样化的地形地貌为华人农业生产的展开提供了条件，而与其母国故土大相径庭的气候和
土壤条件需要华人作出调整来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再次，加州的社会因素也对华人农业活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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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影响，尤其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态度和种族政策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在如此
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华人在加州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其特殊性。

美国学界对华人史的研究起步较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关注美国社会的华人群体，然而由于
华人移民农业生产方面的史料存在着一定匮乏，相比其他族裔而言，华人农业史的著作数量甚少。
多数学者把华人单纯看作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而忽视了其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力以
及与当地环境的互动。凯里·麦克威廉姆斯、乔治·西华德、邱平等探讨了华人农业生产中的社
会关系和对主流社会的经济影响。①陈素贞的《苦乐参半: 在加州的中国人》记述了 19 世纪末华人
移民在农业活动中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技术手段以及对加州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②桑迪·莱登
在《中国金: 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中探讨了华人农业生产对加州蒙特里湾区农业发展的贡献，
尤其是华人独特的农业经验和技术给蒙特里湾区农业景观带来的变化。③ 皮特·梁的《一美元一天:
加州洛克和圣克拉门托三角洲的华人农业经历》着重讲述圣克拉门托三角洲地区的华人农民所面临
的生产和生活条件。④自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出现了华人研究史的热潮，学界对华人社会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给予关注。由于华人移民多聚集于城市中，所以城市中的华人经历
一直是华人史研究的重点。90 年代以来，华人在铁路修建和淘金方面的贡献引发了学者们的特别
关注，奚国伟、王寅及黄安年等学者就美国铁路华工问题撰文，杨令侠等就淘金时期的华人矿工
展开研究，而近些年铁路华工的研究再次出现热潮，⑤ 而针对华人农业生产活动的研究却迟迟未
出现。

本文聚焦于华人移民与加州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互动，尝试探讨华人在诸多自然、社会、文化
等因素的作用下如何在加州开展农业生产，又如何推动了加州的农业发展，引起当地自然景观和
社会生活的变化。从农业生产角度考察华人移民对美国西部开发独特的贡献，不但能够帮助我们
认识到美国西部农业景观是由多元的文化力量塑造而成的，还有助于我们树立民族自信，促进我
们反思中国农业的传统智慧在世界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

一、华人移民的农业活动

加州的农业在 19 世纪中叶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时期加州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转型与金矿的
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潮密切相关。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
济在加州占主要地位，早期西班牙和墨西哥定居者以发展牧业为主，农业的地位远远次于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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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仅是为了满足本地人口的需要。随着 19 世纪加州金矿的发现，大量来自美国境内外的人
口涌入加州，人口的激增对农业生产提出巨大需求，农田的数量从 1849 年的四百万英亩提高到
1869 年的一千一百万英亩，到 1899 年则激增到近两千九百万英亩。①同时，随着铁路运输和冷藏
技术的提高，小麦、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更多地销往全国各地，商品农业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加
州灌溉体系的修建，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加州农业从粗放型谷物种植向集约型蔬果种植转变，
“在 1879 年到 1909 年间，密集型农作物的价值从占加州所有农作物的 4%上升到 50%”②。劳动密
集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州的农业工人数量在这一时期出现猛增，从 1860 年的 13
541 增长到 1929 年的 196 812。③

华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投入到加州蓬勃的农业生产当中。1869 年跨洲铁路的完工使一大部分华
人劳动力失去工作，此外，由于反华劳工组织的不断骚扰驱赶和矿业的衰退枯竭，华人矿工从矿
业中被排挤出来，不得不选择在其他相对而言竞争较小的行业工作。由于很多早期华人移民在移
民之前就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变为农业劳动力。华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之间不断增多。在 1870 年，华人占据加州农场劳动力的 18%。在 1882 年《排华
法案》颁布前，华人几乎占据加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之多。由于 1870 年颁布的《外国人土地法》限
制外国人购买土地，华人一开始都是受佣于白人作为劳动力，由于其出色的农业技术，华人常被
土地主雇为工头，监管华人和其他族裔劳工的农业生产。随着资本的积累，一部分华人成为佃农，
甚至拥有自己的土地。④华人学者陈素贞曾言，“农业不单是生活在乡村的华人谋生的手段，也是他
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⑤一部分华人凭借农业技能，通过从事农业生产跃居社会精英阶层，其
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圣芭芭拉的农民和商人周金( Gin Chow) 。和其他来海外谋生的底层广东农民一
样，周金于 1873 年来到美国，最初在戈利塔的农场做农工，随后租种了 22 英亩土地，在 1911 年
搬至隆波克，在城东买下了 32 英亩土地。他是当时圣芭芭拉地区最有名的中国农夫，因其预测农
业气象的技能，被认为是天气预测大师和圣贤人物，据记载他还预测了 1925 年圣芭芭拉的地震。⑥

华人农业活动的区域包括萨克拉曼多谷地、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圣约金河谷地、一些小
的滨海河谷和南加州的沿海平原。华人在推动加州农业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开垦萨克
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的湿地，将其变为可耕种的良田; 他们为半干旱的土地修建灌溉系统，为
本地市场种植蔬菜和水果; 他们还在需要特殊技能的农作物培育上贡献卓著，比如橄榄的收割和
加工。⑦

华人为劳动力紧缺且昂贵的加州提供了相对廉价且可靠的劳力支持。这其中很多华人作为季
节性农工出现，他们在农忙时节准时出现在加州各农场，农闲时又从田野上消失，另寻他业。19
世纪中后期，小麦的种植是加州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收割小麦需要高强度的劳动。1876 年，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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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白人雇主在对一个特殊国会委员会的声明中坦称，若没有华人参加收割小麦，他们就无法种植
并在市场上出售该作物。①总体上讲，华人在农业方面的表现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中国人也是
很有用的农业劳动力，他们从事农业的人数也逐年增长。他们学得快、操作准确、能吃苦并值得
信赖，对于菜园的经营尤其擅长，精于一切人工劳动”②。为了在异国谋求生存，他们接受低于白
人的薪酬，且从事白人不愿从事的农活，“愿意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③。在一位叫作山姆·张
( Sam Chang) 的华人农民写给家乡的信件里，他这样说: “我做了三年的农民。生活很枯燥……我
每天 6 点钟起床，傍晚才能收工，非常忙碌……今天能够给你写信是因为这几天一直下雨，没办
法去田地里。”④除了提供劳动力，华人还为加州的农业贡献了自己的农耕技能和经验。这一点在果
蔬的种植和培育上体现得很明显，“华人是果园种植的中流砥柱，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劳动力……他
们是水果采摘和包装的行家”⑤。华人在蒂黑马县种植的花生被当地媒体称为“吃过最为甜美的”⑥。
同样在山姆·张的笔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种植芦笋的经验: “如果土壤多沙，芦笋不会长得好，我
就会多施肥……每英亩播种 3 英镑的种子，不管是手工还是机器播种，都不能太密集。每两周浇
一次水，上点肥……如果天气温暖，芦笋会在 2 月中旬成熟。如果寒冷，会晚 20 天左右。芦笋长
到 7 到 8 英寸就可以收割了。”⑦不论是在肥沃的还是多沙的土壤上，他的种植都能成功。相比加州
本地农民倾向于单一栽培方式，华人更加善于土地轮作制和多样化的作物种植。当一片农场上某
一种作物种植达到一定周期，产量下降后，华人会适时更换适当的新作物，他们了解每种作物的
耕种周期，并懂得如何适当搭配轮作作物来保持土壤的肥力，在山姆·张的耕作笔记中他也指出
了土地轮作对作物产量的重要性; ⑧在属于自己的农田里，华人通常不只种植单一一种作物，山姆
·张的田地里还种植了芦笋、土豆、甜玉米、南瓜、西瓜、卷心菜等多种果蔬。⑨华人还在加州培
育了一些作物，他们是最先在加州将芹菜、芥菜籽等作为商业作物来培育的族群。瑏瑠中国自古以来
人均可耕地面积小，几千年的耕种历史使农民习惯于精耕细作，具有丰富的耕种经验。相比加州
本地人粗犷浪费的耕种方式，华人移民对土地有着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善于利用每一寸土壤，在
加州发掘了开展农业生产的一切可能性。

华人农业生产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区域差别。他们农业生产的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
是小规模农业，通常包括小型农场和商品菜园。这些小农场和商品种植园主要位于旧金山湾、萨
克拉曼多谷地和圣约金河谷地等矿区附近，这些区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合种植蔬菜和水果。
当时正值“淘金热”，最早出现的从事农业活动的华人是在矿区附近的小块土地上，这些土地很多
是以矿业用地名义租赁或购买的，华人在这些小块土地上种植蔬菜、红薯和水果，供给矿区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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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以及矿区附近生活的人口。这些蔬菜种植园占地面积往往较小，种植的作物品种却很丰富。①起
初，华人只种植中国蔬菜卖给华人顾客，后来逐渐也种植白人喜爱的蔬菜。华人将一些他们所熟
悉的中国作物引入美国，如冬瓜、苦瓜、丝瓜、长豇豆及上海青等，②也培育了一些美国原本有但
并没有被当作食物的作物，如芥菜籽。黄瓜、西红柿、苦瓜和豆角是华人种植园比较常见的作物。
由于华人租种或购买的土地面积较小，对资本投入要求也不高，他们一般采取合伙的形式筹措资
金。随后，在洛杉矶、旧金山、萨克拉曼多等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也出现了由中国人经营的规模
稍大的商品种植菜园和商品种植农场，这满足了当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蔬果的需求。在 1880 年，
华人的商品种植园占加州所有商业种植园数量的三分之一。③在一些城市如洛杉矶、萨克拉曼多市
等，华人是从事商业种植园的主要力量，从业人数超过其他族裔。华人经营的商品种植园也在一
些沿海的小块谷地出现，如圣塔克拉拉谷地。在 19 世纪晚期，圣塔克拉拉郡居住的大部分华人都
以农业生产为生，他们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④随着这一地区水果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华
人作为雇佣农工加入到水果的生产和加工中。他们一般从事最苦最累的、白人不愿意从事的农业
活动，如浆果的种植、种子的培育加工和蔬菜的种植等; ⑤一部分华人租赁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使
用土地主的生产工具，并按照地主的要求种植作物，所得利润一般与农场主分成。因为莓类的种
植需要很大的劳动强度，白人不愿从事这样的劳动，因此莓类成为华人佃农最常种植的作物，尤
以草莓的种植最为普遍。⑥ 除此之外，华人还经常参与梨、西梅等水果的栽培。⑦华人史学家陈伊
范称，若没有华人从母国带来的传统知识，加州水果种植业不会发展成为如今如此庞大的产业。⑧

除了按照土地主的要求种植作物外，华人佃农也设法种植自己的作物，发展副业。在华人佃农租
种的果园里，除了为白人地主种植水果外，华人也在田间树下种植中国蔬菜。

另一种是大规模农业。虽然小型的商业种植园是华人在加州农业生产采取的主要形式，由华
人从事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 19 世纪 70 年代逐渐出现，主要出现的地区是萨克拉曼多―圣约金
三角洲和萨克拉曼多河及其支流沿岸，以种植小麦、玉米、大麦、土豆、洋葱等大田作物为主，
也种植芦笋及部分水果。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是华人农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这一
区域多为藨草湿地和沼泽，原本并不适合农业用途。然而由于加州对农业用地需求的增长，萨克
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也被开发以作农业用途。19 世纪 60 年代起，华人受到泰德土地开垦公司的
雇佣，⑨对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区域的湿地进行开垦，“仅靠铁锹和独轮手推车作为工具，华
人在齐腰深的水中劳作，在沼泽上建水坝、开排水沟，修防洪闸和防洪堤”瑏瑠。到 1876 年，该公司
共雇佣了 3 000 到 4 000 个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华人。瑏瑡“承包制”是开垦三角洲区域通常采取的劳动
组织形式──美国公司将开垦工作承包给中国商人，由华人“老板”来负责组织生产、安排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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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华人的美国公司只需提供生产工具。①通过艰辛的劳作，华人将三角洲从一片片荒野沼泽变为
可耕土地，该地的土地价值从 1875 年的每英亩 28 美元上涨到 1877 年的每英亩 100 美元。②在完成
三角洲区域的开垦工作后，华人继续留在该区域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数从白人手中租种土地，
种植白人地主所指定的作物，③将这里开发为加州最高产的农业区域之一。然而，1882 年《排华法
案》颁布后，各地华人纷纷被迫退出农业生产，去往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三角洲地区也不例外，
自 90 年代起华人数量急剧减少。19 世纪 90 年代末，里奥维斯塔的《萨克拉曼多河新闻》曾预测，
几年内萨克拉曼多河附近的华人都会消失，④而事实证明并没有如此。随着芦笋罐头制造业在里奥
维斯塔、艾尔顿等沿河地区的崛起，20 世纪初芦笋成为萨克拉曼多重要的经济作物，加之 1906 年
的旧金山大地震和火灾让一部分华人无家可归，华人再次回归三角洲地区，从事芦笋的种植和加
工。由于芦笋产业的繁荣，沿萨克拉曼多河地区的中国城再次繁荣起来。1915 年左右，三角洲还
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乡村中国城———洛克，这里地处偏僻，远离白人聚集区，能够避免白人不时的
骚扰，成为华人农民的生息避难之所。20 世纪 20 年代后，芦笋的种植达到其极限，连续种植芦笋
也使土地肥力降低，这一产业无以为继。⑤同时，华人移民一代逐渐老去，移民二代成长起来，搬
离这一地区，去往城市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田野中劳作的华人农工”
(资料来源: 加州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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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州环境对华人农业生产的影响

加州当地的环境因素对华人的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水、土
壤、天气等自然条件，也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华人农业活动的舞台，
影响着他们的农业生产。土壤天气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有着天然的影响，而社会因素如经济发
展、政策法律的颁布以及种族关系也塑造着华人的农业生产活动。

首先，自然条件的不同要求华人农民在生产实践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早期移民很多本
就是有着耕种经验的农民，他们多来自有着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珠江三角洲。加州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和珠江三角洲甚为不同。加州干燥的天气、水源的缺乏以及未经开垦的土壤对习惯了湿润气候、
成熟土壤的华人农民提出挑战，若要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就必须适应当地陌生的农业生态系统，
而加州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也要求华人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习惯了用水牛来
当作役畜，而在加州他们则学会了用马和骡子来辅助农耕。此外，加州的自然条件也限制了一部
分中国作物的种植，华人在农业方面的一些尝试遭遇失败。比如华人曾经尝试在南加州种植生姜，
但是由于气候等原因未能成功，①其日常生活所需的生姜不得不从中国进口。一小部分华人还试图
在圣贝纳迪诺县种植罂粟作为药物用途，当时旧金山的中国商铺里也出售罂粟种子，②但是华人的
罂粟种植未能大面积铺开。

在圣克拉门托谷地，半干旱的气候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些地区的降雨量仅为珠江三角洲
的三分之一，灌溉条件欠佳。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蔬菜需要每天浇水，这对水源提出严格要求。
为了方便灌溉，干旱地区的华人在河流或者山涧溪流附近种植作物，还修建了丁坝，挖掘灌溉渠
等将水引至干旱地区。比如，在尤巴县，华人还制造出水车，使水流从低处流向高处的农田。在
矿区附近，原本用于水力采矿的水源也被用于灌溉菜地，矿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节省了农
业劳动力资源。③在圣约金县，华人设计了一种水泵用以灌溉之途，这种水泵能够将水从对岸的沼
泽湿地中抽出，并将其引至岸这边低矮的田地里。这一装置由多个连着一块大帆布的木制踏板组
成，由两个华人通过踏板发力，先将水抽至长方形的木质水槽里。这种在中国较为常见的灌溉装
置吸引了众多加州人的目光。④

华人在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生产尤为令人瞩目。萨克拉曼多―圣约
金三角洲位于两河交汇处，由于海岸山脉只有一条狭窄的断裂处，每年春夏河流水量大的时候，
河水都会反流淹没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于是河口的三角洲形成了湿地地貌。湿地的土壤为泥沙
和腐败植被沉积的滩地，泥炭沼泽的土地状况和淤泥阻塞的河渠不适合农业生产。然而湿地中生
长着长芦苇，腐烂后的芦苇滋养了土地，因而三角洲的土壤类型特殊，这种被称为“泥煤”( peat
soil) 的土壤富含有机物，非常肥沃。如何有效防止洪水的侵袭，将这些沼泽滩地变为适合从事农
耕的土地，从而对肥沃的土壤加以利用是农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常发生的洪水泛滥和土壤下
沉使开垦工作异常艰难，急需工作机会的华人被土地主或是公司雇佣，成为初期开垦工作的主要
力量。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移民因其故乡亦有诸多沼泽，因此在改良沼泽地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开垦的第一步便是排干湿地，将水用抽水机吸出，然后便是修筑防洪措施，建造排水沟、水
闸、防洪堤坝等。为了抵抗洪水的侵袭，人们需要在湿地上建筑堤坝，而役畜的蹄子容易陷入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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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松软的污泥里，不宜使用，于是华人劳工完全依靠人力在三角洲的几个岛上修建了长堤来抵御
洪水，这些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堤”。1880 年后，防洪长堤的修建逐渐依赖于机械，由马等牲畜驱
动的弗烈士诺推土机在加州推广，华人便为驱动推土机的马设计了马掌以防止其劳作时蹄子陷入
沼泽中。①华人不但开垦了三角洲，还为之后的庄稼种植做好了准备。泥煤土壤上覆盖的厚厚的芦
苇沉积物成为农业种植的障碍，而普通的耕犁无法去除这些沉积物，必须使用带有锋利刀片的特
殊工具才能将上面腐败的芦苇切掉。②为了给日后的农业生产提供肥沃的土壤，华人还烧掉了藨草
地中的芦苇。若干藨草未被烧掉，则需要一个人在草皮上层打洞，另一个人跟随其后，将麦秆放
在每个洞中，点燃火柴，使其燃烧。③就这样，华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力和传统农业智慧完成了
三角洲区域的开垦，逐渐适应了这一区域的自然条件。

华人的农业生产不仅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也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社会环境如加州的经济发
展状况和种族政治等也影响其生产活动，尤其是华人和白人间种族关系的演变对华人农业生产有
着深刻的影响。加州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表现。华人初到加州时正是加州
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时期，华人为加州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直接促进了加州的物质繁荣，因
此这时期主流社会对华人农民的容忍度相对较高。1852 年，在加州州长约翰·麦克杜格尔在州议
会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加州还需引入更多的华人移民来帮助开垦该州的沼泽地，华人“是新近移
民中最有价值的群体之一，加州的气候和地域很适合华人”④。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白人的本土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甚嚣尘上，尤其是采矿业对华人的排挤和驱
赶，白人对华人的歧视愈加严重，华人被认作“野蛮”、“低贱”，常常被同黑人、印第安人相提并
论，社会主流话语中充斥着对华人的诋毁。⑤当美国媒体从伦敦获取消息得知更多的华人将由于饥
荒涌入美国时，《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The Illustrated WASP) 报纸登载了一篇名为“山姆大
叔的农场将遭遇危险”的文章，将华人称作“黄色蝗虫”，并称“这些入侵者已经占据了美国的农
场……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可怕的入侵”，该报纸称国会需要对更多华人移民的到来有所举措，否
则整个国家将会面临毁灭。⑥这种对华人的敌意也表现在主流社会对华人耕种方式的态度上。粪
肥在中国的使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通过废物回田来保持土壤肥力一直都是经济有效的举措，
然而这一农业行为却引起美国社会的强烈反感。由于粪肥使用引发的气味和健康问题一直被美
国人所诟病。《奥本星条报》在 1866 年是这样报道的: “自从中国菜园出现以来，附近的居民就
一直忍受着瘴气和疾病……罪魁祸首就是中国人的耕种方式，极为肮脏恶心。他们的种植园在
低地，依靠施最为讨厌的粪便来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它( 尿液) 被倒在生长着的卷心菜和其他
蔬菜上，这样就加速了蔬菜的生长，这种味道中国人吃的惯，大多数白人却无法忍受。”⑦华人
使用粪便作为肥料来灌溉土壤的行为本身引起了美国社会争议，而这样的社会话语却也充斥着强
烈的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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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 补救已晚”
(资料来源: 加州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虽然本土主义和种族歧视在这一时期影响着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但由于加州农业发展急
需大量劳动力，华人的农业活动还是能够得以开展的。此外，农场主对华人参与农业生产表示极
大的欢迎，华人在农业的表现也得到白人农场主的普遍肯定。他们是白人雇主眼中理想的劳动力，
因为他们“雇佣费用非常低……没有家庭，能接受简陋的住宿条件……收获季节结束就会消失在旧
金山，需要的时候又会出现……他们是一群效率很高的工人。”①他们的农业技术也得到白人雇主的
称赞: “华人没有令雇主失望。他们在包装水果方面格外聪慧，他们是仅有的一群懂得如何将水果
装箱运往东部的人。”②白人农场主认为出于对经济的考虑，不应将华人驱赶出加州，“无论怎样
讲，中国人都是种植葡萄最好的人选。他们个子矮，不需要像高大的白人那样弯腰。他们手指也
很灵活……如果你认为葡萄是未来本州政治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认为中国人胜任此项工作，
你就会明了他们该走还是该留。”③

由于 19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紧缩，失业率提高，廉价的华工遭到严重
排挤和打压。华人与白人间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也随之凸显，加州主流社会对华人
的态度也从容忍转为敌对，随着一系列带有严重歧视性法律法规的出台，华人越来越被看作是夺
走白人工作的异族苦力。加州多个地区的华人受到骚扰和攻击，人身和财产受到威胁。华人被从
获利颇丰的金矿上驱赶出来，只能从事艰苦且低薪的工作，社会经济地位极为低下。与采矿业、
制造业等行业一样，反华情绪和行为也在农业领域表露出来。白人农场工人控诉华人夺去了他们
的工作，小农场主则认为正是由于华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大农场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自 19 世
纪 70 年代起，这些群体便开始对华人农工和雇佣华人的土地主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虽然大农场
主反对社会上对华人农工实施的排挤，并且继续雇佣华人，但是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态度一边倒地
支持反华，为了保护白人工人的利益，美国政府于 1882 年颁布了《排华法案》，该法案不仅禁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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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进入美国，还对在美的华人设置诸多限制。该法案的颁布使加州的华人农民受到打击，直接
导致从事农业的华人人数大大减少。随着民间反华情绪愈演愈烈，90 年代时，加州各处都出现了反
华暴力行为。根据 1893年 4月《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开始，白人工人对雇佣华人而非白人的土地
主进行沉默的抗议，要求他们解雇华人。随后，沉默的抗议变为暴力行动。反华群体袭击并烧毁了
华人农场的营地，将他们驱赶出农场，并在全加州范围内对华人进行殴打和射击恐吓，将他们推上
火车，送去外地。①尽管白人雇主青睐华人农工，面对强大的反华势力，他们不得不屈服。

由于多重压力，很多华人从农业生产中撤离，去往大城市的中国城寻求避难谋生之地。只有
在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旧金山湾区等一些华人集中而白人稀少的少数地区，华人仍然留
在农场里。20 世纪初由于芦笋种植业在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和迅猛发展，一部分华人再次进入这一
区域从事芦笋的种植，导致了这一地区华人农业人口数的小幅度增长。而随着芦笋种植业的逐渐
饱和以及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出现的经济大萧条，芦笋种植业也受到重创，利润大不如从前，剩
余的华人农民也慢慢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洛克镇成为了仅存的位于乡村的华人聚集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华人已经不再是加州主要的农业劳动力，逐渐被日本、印度和墨西哥移民所代替。
反华行动改变了加州农业劳动力的族裔结构，②华人慢慢搬离了乡村，越来越聚集于美国各大城市
的中国城。

三、华人农业活动对加州的塑造

华人的农业活动对加州的农业发展、土地景观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华人
为加州农业发展提供了高效且有技能的劳动力，他们促进了加州农业从粗放的小麦种植业为主到
密集的蔬果种植为主的产业转型。正是由于华人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加州的农产品才具有价格优
势，能够与美国东部及欧洲竞争，走向世界市场。凯里·麦克威廉姆斯曾说，若没有华人的存在，
加州农业从小麦种植到水果种植的转型将拖后四分之一个世纪。③加州果蔬种植业的崛起离不开华
人的贡献。同时，华人也从母国带来农业技术和知识，为加州贡献了农业经验和智慧。他们“传授
给雇主如何种植、培育、收割水果和园艺作物”④。中华民族历来人口稠密，以精耕细作见长，华
人农民将种植经验带到加州，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思想使华人对土地和农作物
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农业方面，华人与美国白人有着不一样的觉察和认知，华人在广袤的加州土
地上看到发展农业的潜力，尤其是不被白人所关注的方面。“如果你问一位美国农夫帕哈罗谷的土
地和植物有多少种可以为人们所利用，他可能会列出六种; 但如你向一个中国农民问同样的问题，
他至少可以说出几十种来”。⑤白人认为满山遍野的芥菜毫无用处且碍眼，而华人却知道芥菜籽里榨
出的芥子油在欧洲和中国都是极为珍贵的调料。他们开始在加州种植并收割芥菜，将其转变为昂
贵的经济作物。⑥华人移民丰富了加州的作物种类，开拓了加州的农业发展潜力。又如，柳树对美
国人来说是荒野和无用的代名词，而华人却将其看作是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标志物，他们将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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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开垦出来，使其成为肥沃多产的良田。①正如桑迪·莱登所言，从最平俗的生物、农作物和废
弃物中看到宝贵的潜在价值可能是中国移民对于加州的历史和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②依靠传统的
农耕经验，华人在农业高度工业化的美国社会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其次，华人的农业活动也对加州的自然环境和土地景观产生影响。他们将荒山和沙丘变为农
田和绿野，使加州的土地景观绿色化程度更高，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果园和菜园面积
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每个去旧金山城郊的人都会看见在未修完的街道的尽头，在山上、谷地、斜
坡、路边等各处都有一个个小菜园，他们以一抹抹绿色环绕着城市”③。华人的农业生产对加州的
土壤也有所改善，“蚂蚁一样的华人将这片不毛之地变为最为肥沃的黑土地”④。在萨克拉曼多―
圣约金三角洲地区，他们开垦土地，修建排水、防洪和灌溉体系。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华人熟悉三
角洲区域的地形地貌，使原本不适宜农业生产的三角洲成为加州最大的一片农业区域之一。但是
不能否认他们的农业活动对自然也有着消极的影响。比如，圣约金谷地原本有着浓密的草场、森
林和湿地，为了开展农业活动，华人移民清除了湿地，移走了树木，这些难免会造成水土流失、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为了缓解加州缺水的状况，华人修建各种灌溉渠道，这引起了水道
和水质的变化。此外，上海青、苦瓜等中国物种的引入难免会对本地动植物群落产生冲击，在一
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生境。华人的农业活动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聚居模式和区域。传统上认为，
华人社区———“中国城”一般在人口和资本集中的城市中形成，而实际上，却是在远离人口中心而
华人农业活动活跃的乡村区域最早形成了数量不小的一批华人聚居区，如三角洲的部分地区、萨
特盆地、巴特及尤巴等县。三角洲的洛克镇( Locke) 至今仍然是为数甚少的保留完好的华人乡村社
区，被称为“最后一个乡村中国城”。不单乡村里华人聚居部落的形成与附近的华人农业生产关系密
切，甚至在一些大城市中，中国城的建立也离不开城市周围华人农业的支撑，如旧金山中国城的形
成与周围众多华人种植园的存在有着很大关系，华人农业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华人社区的形成。

最后，华人农业生产也引发了加州人在农产品消费上的变化，引起了当地人饮食生活的变革。
华人独特的食物生产和供应体系影响了美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华人种植的蔬菜水果不仅满足了
本族群消费者的需求，也销售给其他族裔的消费者。华人农民不但负责农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承
担起销售的任务。他们挑着扁担或驾着马车将新鲜水果蔬菜送到附近的白人聚居区，挨家挨户地
售卖，这种流动式的售卖方式在中国便有，华人农民将这种习俗带到加州。20 世纪初洛杉矶等地
还出现了华人经营的农产品公司，向主流市场销售华人种植的农产品。⑤通过这些方式，中国的蔬
菜和水果慢慢进入主流白人视野。后期，华人农民也将农产品通过主流代理商外销，进一步扩大
了所占的市场，也丰富了加州的蔬果种类。主流市场开始出现中国的蔬菜和水果。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美国最为流行的中国菜肴无疑是“炒杂碎”，这道菜中便有中国人常吃的白菜和豆芽。中国
蔬菜慢慢被主流社会所接受，1929 年《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食物是有些古怪，但是
我们看上去还很喜欢的”。文章进一步介绍了几种“奇怪”的中国蔬菜如菱角、苦瓜、竹笋、芋头
等。⑥由于华人的种植和培育，一部分中国蔬菜在加州得以普及，从充满异国情调的舶来品变得司
空见惯，成为加州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加州人开放的味蕾和饮食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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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兼容并包不能说和各少数族裔移民在这里的农业生产无关。①

“华人蔬菜小贩”
(资料来源: 加州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结 语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期是华人移民在加州农业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段，也是加州发生农业
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华人在加州从事各种形式的农业活动，他们不仅活跃于小型的种
植园和小型农场，也参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将中华民族传统的农业智慧、农业技术以及一
部分物种带入加州，与加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展开一系列互动。通过华人移民这一媒介，中美两
种文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经济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一方面，他们的农业行为受到加
州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加州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模式、政策法规和种族关系都对华人的农
业活动有着直接影响。华人努力适应加州的环境，运用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来改善加州的农业环
境，趋利避害，具有创造性地开展农业活动。另一方面，华人对加州的自然和社会也产生了影响。
华人移民不但为蓬勃发展的加州农业经济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还将中国传统的农业思想和农业
技术带进加州，拓宽了加州农民的视野，推动了加州农业耕作技术的精细化。蔡石山在《华人在美
国经历》一书中强调了华人在西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山间打通隧道，清除森林，开垦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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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在美国西部的开发中起到作用”①。华人对当地经济发展、土地景观以及饮食生活有着重要的
影响。他们跨越国界，通过农业生产在异国留下中国农耕文化和华人饮食喜好的印迹。华人在美
国创造的农业景观实际上是两国不同的农业思想、农耕方式和经济体系碰撞而杂交出来的产物。
这就进一步说明，加州的农业景观有着多元的文化本质，由于加州农业劳动力族裔构成的多样
性，②当地土地景观的塑造留有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多个族裔农耕文明的印迹。

English Abstract

Chinese Farming in California from 1860 to 1920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

LIU Xiaohui Christof Mauch

Abstract :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thnic groups in California, Chines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is state.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ot on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lifornia agriculture, but also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natural landscape and social liv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white
agriculturalists in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dvanc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however,
seeks to recover the stories that obscured by ethnocentrism and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California.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farming
on the landscape and social lives of California, and also discusses how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influenced Chines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of California was multicultural in
nature because of the ethn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gion. Chinese immigrants brough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wisdom, techniques and crop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of the two nations in
agriculture. They were not only the labor workers, but also the propagator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radition of their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immigrants; Agriculture;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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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淘金热开始起，众多族裔参与了加州的农业生产，如荷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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